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

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

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

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

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

於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

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

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

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

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

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

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

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

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

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

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

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窺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

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

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偽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

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

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

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

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搆

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

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

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

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

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

也。」 

  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

於堂上。 

  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

云。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

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

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

口入。 

  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鷄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

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

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鷄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

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

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

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

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説如此。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

問津者。 

 

 

 

 

 

 

 

 

 

 

 

 

 

 

 

 

 

 

 

 



〈廉恥〉 顧炎武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

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

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

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

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

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

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

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

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

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

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

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

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

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

已昏。餘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

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

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

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 

  然餘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

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雞棲於廳。

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

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餘

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

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餘

泣，嫗亦泣。餘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餘曰：”吾兒，久不

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

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

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蹟，如

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 

  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餘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

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 

  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檯；劉

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

以知之，餘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

與坎井之蛙何異？” 

  余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餘問古事，或憑几

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

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餘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

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餘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